
年前，堂兄从香港来电话说，

他十五号坐火车到北京，他在美国

的女儿一家四口随后从美国飞抵

北京，他是借女儿的光，免费在北

京承德观光八天。

堂兄是我叔父的儿子，出生在越

南西贡附近的一个小镇。一九五六

年随着一批爱国华侨子弟回国读

书，先在广州补习汉语，后考上北京

某学院，毕业后留北京工作。“文革”

中移居香港，已有四十余年。

那天，我亲自到北京西站接

他，因为他是兄长，七十六岁之

龄，大我两岁。我本想到站台里

接他，但来自香港的列车不卖站

台票。我在出口处接到了他，只

见他一手拉着拉杆箱，一手提着

旅行包，旧前进帽下的脸庞，明显

比过去瘦了。历经生活风雨的磨

砺，洗去了许多往日的活力，比我

心目中的他显然老了。但刨去我

预想的成分，他还是显得很健实，

落差没有太让我吃惊。让我意外

的是他的衣着和拉杆箱，都是相

当陈旧之物，朴素得不能再朴素，

没有常见的港客派头。我要接过

旅行包，他不让，说“这沉，你拉拉

杆箱！”我领着他走向出租车站。

他说“不打‘的’，坐公交车就行！”

我当然按我的计划行事，打“的”

把他送到旅行社约定的酒店。

堂兄曾有恩于我，我始终铭记于

心，多少年来未敢忘怀。一九五九

年，我艰难地读完高中课程，并考

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但我的大学

之路不平坦，三年级还没读完，竟

得了肺结核，于是住院、休学。好

在医疗费用都由国家全包，助学金

也让我伙食无虞。但此时正是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匮乏，营养

奇缺，五毛钱一个的鸡蛋都买不

着。家乡又逢大饥，我家里无以助

我，我的康复之路走得艰难。好在我

的康复后期，堂兄大学毕业了。他

拿到工资后，立马想到我。收到他

毕业后给我的第一笔钱时，我真是

感动不已。此后，他又陆续不断地

资助我，直到我毕业。

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此

我们经常见面。我的单位在王府

井，他在西郊黄庄，他来我往，都不

嫌路远。他善人善相，极为随和，脾

气极好，事事为我着想。每次进饭

馆，总不让我掏钱，说我刚工作，用

钱的地方还很多。真

的，我那时连一块手表

都没有，兜里揣的是个

海鸥牌小闹钟，还是同

事转卖给我的二手货。

“ 文 革 ”开 始 以

后，他因为是华侨，逐

渐被疏远，心情感到

苦闷和孤寂。不久，他终于选择

了离开。他爱人也是华侨，她先

移居香港，他随后也和我告别。

那天，我们在一家小饭馆，要了一

瓶啤酒，两个菜，两碗米饭。他没

有诉说什么，但看得出，他心情很

矛盾，神情颇为怅惘。他在这座

城里毕竟生活了十多个年头！即

将前去的地方，也是个陌生的所

在，念去去千里烟波，未知那里的

天地，是窄还是宽。

堂兄一走若干年，竟没有给

我来过一封信。直到“文革”结

束，深圳特区成立，我到深圳采

访，我们才在那里见面。此时方

知，他不给我写信，是怕我受牵

连。那时的香港关系，也类似海

外关系啊！

堂兄的性格忠厚老实，为人处

事，谨言慎行，与世无争。他深知自

己的身份，遇事躲着走，不招灾不惹

祸，不损害他人利益，与同事相处得

很融洽。他的孤独感，是“文革”形

势所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

代，“海外关系”被视为洪水猛兽。

满怀爱国热忱归国读书的侨胞子

弟，忽然成了怀疑对象，总被认为有

里通外国之嫌。愚人愚己的观念，

伤害了多少爱国者。后来谈及此

事，堂兄只是感到很无奈。

往事不堪回首。旅行社安排

的活动结束之后，堂兄独自在京逗

留三天，要和在京的大学同学聚

聚。也是一呼百应，在京同学都应

邀赴会。他备足了现金，想真诚款

待久违的好友，也展示一下“港客”

的大方，但谁都不让他抢先。大家

回忆往事，都感念他当年的慷慨，

不时掏钱请客打牙祭。席间还分

发了好友们事先制作的一个光盘，

它记录了他们当年的许多生活瞬

间。其中的不少镜头，作者竟是我

堂兄，当时只有他有相机！

在短促的三天里，我们见缝

插针，利用所有相聚时间尽情叙

旧，畅谈别后种种。他原在香港

一家企业当技术员，十多年前退

休。他领取香港政府的退休养老

金并不高，每月二千多元。虽然

生活基本有保障，但过得比较清

苦。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租

住朋友的旧房。他说他经常到深

圳，购买蔬菜瓜果，这些都比香港

便宜。刨去往返车费，仍然很合

算。买几根苦瓜，一斤肉馅，外加

一兜蔬菜，够吃好几天。

原来如此。“港客”堂兄，其实

是个穷人，名副其实的穷人。按香

港的标准，月收入四千港元以下

者，都算贫困人，而去年上半年公

布的数据，每六个港人中有一个是

穷人，每三个老人中则有一个是穷

人。毫无疑问，堂兄位列其中。

现在我理解了：生活中他一切

很节俭，能坐公交，绝

不打“的”，此次来京，

也不愿乘飞机，而选择

坐火车……这些固然

是他节俭的一贯作风，

但想必也确有手头拮

据的因素在。

然而，他对别人却

是大方，而且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让

别人为他多花钱。平时，我们通电

话，总是他主动打来，而我给他电

话，他一接到就让我挂掉，他马上回

挂给我。他说我给他挂长途，比他

往内地打贵得多！为他人着想，为

他人排忧解难，是他的行事风格。

那天坐地铁，他面前有位十

七八岁的女孩，一手够着头顶上

的栏杆，先是心事重重，接着默默

流泪，泪水滴到地上，我们看得真

切。堂兄关切片刻，对她说：“别

难过，有什么事想开点。”说着，从

衣兜里取出一沓纸巾，递给了那

女孩。女孩接过纸巾，但没有立

即擦拭，还是让眼泪流淌着。过

了两站地，女孩下车了。那一刻，

我心里解读着堂兄刚才的那个细

节：这是一位老人的道德情怀？

见不得他人的伤心情状；这是一

位港客的自然行为？久居香港养

成的一种文明……不论是什么，

有一点似可肯定，他想必是在体

察女孩此刻心中的纠结。

这次来京，他还有一些愿望：

想登临天安门城楼，想看看南锣

鼓巷他岳父故居的旧址，我都陪

他前往了。计划外的一个项目，

是我的临时安排，到鼓楼“姚记炒

肝店”吃炒肝。美国副总统拜登

曾光临此店。我们慕名前往，也

是排长队等候，但该物不如报上

所说，也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肝

不是炒的，而是不稀不干的糊状

物，并且九元一碗，竟未见丁点儿

猪肝，肥肠也只有两小段。事后

方知，我们当时的感觉，其实是

“老冒儿”！但有此体验，堂兄还

挺满意，他宽容生意人的疏忽，说

生意好了不讲究也是常有。

故地重游，堂兄多有感慨：“四

十多年，变化太大了！”他久居香港，

观念早已融入香港主流社会。港客

中也是形形色色，而他是富有个性

的“这一个”。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认

同感，国家的强大，也深感自豪。谈

及时政和世界大事，我们颇多共识，

推心置腹，少有歧见。为此，我有时

把他看作堂兄，有时又把他视为爱

国港客。堂兄，港客，两个形象，不

时在我面前交叉显现。

那天，我送他到西站。此车

的站台票依旧不卖。站在入口

检 票 处，望 着 他 渐 行 渐 远 的 身

影，我仿佛读到一个字——善。

堂兄，一位普通的香港客，一位

朴 实 的 善

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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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名家新作

雁过声犹在
石 湾

记忆中，新年总是与母亲分

不开的。

一进腊月，母亲的眼里便充

满了期待和盼望。那时，还没有

现在这么方便的手机和电话，母

亲便托熟人将口信捎给我们每一

个儿女，实在捎不到的，便让父亲

给我们写信，让我们早早地回家

过年，别误了回家的班车。

于母亲来说，过年是我们家

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它不亚于

我的哥哥娶亲和姐姐出嫁，因此，

母亲将它看得很重很重，一年到

头，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全

家人才能全部聚齐在一起，开开心

心，快快乐乐，无所顾虑也无所烦

扰地度过一些时日。这样的日子

于我们来说是难得的、放松的，也

是最惬意开怀的，我们尽情地享受

着母亲的关爱与呵护，享受着家的

温馨与甜美，享受着人间的至爱与

亲情，享受着最纯美最令人珍惜

的人间天伦之乐。

整个腊月，村口都有着母亲

清瘦的身影，母亲站在村口的大

石包旁边，翘首望着远处的道路，

这是一条纵横于两个乡镇的道

路，一条通向西川，一条通向中

河，路上的车辆很多，过往的人也

很多。母亲并不知道我们会在哪

一天归来，她就只有天天站到路

口上去等待，每一个从远处走来

的身影都是她眼中的盼望，当一

个身影从远处一里外的拐弯处出

现的时候，母亲的心里就充满了盼

望，她在猜想，这个人会是谁？是

男的，女的？会不会是她的儿子或

者是女儿们其中的一个？那个身

影从远远的地方走来了，近了，再

近了，到能够看得清对方的体形与

模样的时候，他或者是她却并不是

母亲的孩子，母亲失望了，失望过

后，母亲又再等待下一个身影的出

现，当下一个身影出现的时候，母

亲又如此前一般的盼望，当那个身

影再次走近，却还不是，母亲在一

次次的希望之后，却尽是失望，在

一次一次的失望之后，却又充满

了希望，因为，她相信在某一天，

在某一个时候，在远处走来的身

影里，总会有她的孩子，于是她就

天天站在大路旁，伫立在寒风中，

等待着她的孩子们归来。

母亲的头发常常被风吹起，

吹得很乱很乱，母亲用手捋捋，仍

然坚定地站在那里，风吹不走她等

待孩子的信念，风也吹不动她坚韧

的姿态，于是，长长的一个腊月，母

亲就站立成一处风中的风景，没有

口罩，没有手套，冷了，母亲就双手

交叉，互相搓搓，搓搓手，待手有了

温度，然后再用稍许温热的手去搓

搓脸，实在冷得不行了，就将双手

放在嘴边呵呵气，将冻得僵硬的手

与脸借助呼出的热气来增加一点

温度，母亲就这么一直站着，从早

上站到中午，再从中午站到天黑，

直到黄昏来临，天已黑尽，母亲才

满心失望心有不甘地归去。那样

的夜晚，纵然母亲坐在床上，心里

也仍是在惦记着她的孩子们。

待到某一日，她终于等回了她

的孩子们中的一个，母亲的兴奋与

欢喜便溢于言表，当她的这个孩子

在山脚边出现的时候，母亲就大喊

着她的孩儿的乳名，三步两步抢上

前去，接过孩子手里的东西，也不

管自己能不能够拿得动，就强撑着

往回提，母亲踉跄的步履与沧桑憔

悴的容颜常常让我们的眼里溢满

了热泪。

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她已

年迈，而我尚未自立，母亲对我的

担心与牵挂总不能释怀，我正行

进在人生的路途当中，我的人生

尚有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彼时，母

亲的臂弯是我唯一的家，过年了，

纵然我在再远的地方，母亲都一

定要唤我回来，于母亲来说，漂泊

在外的孩子是不可以没有家的，

也是不可以不回家的，因为母亲

的爱才是我幸福安乐的家园。

母亲的召唤总能让我内心安

定，在过了一个快乐而又轻松的新

年之后，我又整装待发，踏上新的

路途。因为有母亲盼望的眼神，我

走到哪里都不孤单，因为有母亲等

待的身影，纵然走到天涯海角，我

也知道自己是一个有根的人。因

为母亲始终在我心灵深处，她在等

我回家过年，于是，人生的路途，就

算是遇上再黑的夜，也不会害怕寂

寞与孤单，想到寒风中的母亲，我

的心中总会涌起无边的温暖。

而今，母亲已经故去，但母

亲翘首风中的身影永远都是我

心灵永驻的家园。

盼
归
的
母
亲

徐
祯
霞

正
月
十
六
抹
黑
脸

王
忠
范

港 客
郑荣来

冬雪如裳 朱文杰 摄

凭海临风

农历正月十六，是大兴安岭

下 鄂 温 克 民 族 奇 特 的 闹 春 之

日。这天，每个人都要抹黑脸；

这天，大山里的春天开始了。

过了欢快的元宵节，鄂温克

人就从春节的休闲中走出来，紧

张有序地忙春了，真正踏上新一

年的起点。而正月十六往脸上

抹点黑，其意是他们在这一年里

不怕鬼神不怕虎狼不怕风雨不

怕一切。在鄂温克人的目光中，

黑是深刻凝重的，是勤劳、勇敢、

威猛的象征。

抹黑脸的这天，大兴安岭山

里山外依然白雪皑皑，寒风凛

冽，天刚一露亮，大红鼓就伴着

冰河炸裂的脆音，一声又一声有

节奏有花点地响起，咚咚，咚咚，

咚咚咚……激越、热烈、酣畅，如

生命的呐喊到处旋动。大红鼓

敲响了群山，敲出了漫天的朝

霞，也敲热了一个民族的心灵。

小伙子戴上狍头皮帽子，穿长毛

皮袍，取来锅底灰或者墨汁，跑

出传统的柳条墙，你追我赶，尽

情地互相往脸上涂抹，好像抹得

越多越黑才是最无畏最勇敢。

老人们在谁都不注意的时候，悄

悄地给自己的脸上抹道黑杠，还

笑咪咪地喝一口开春酒。然后

像化妆一样给孩子们抹上好看

的黑花纹，并且领着孩子们去登

山，培养锻炼坚强无畏的品质。

姑娘们的花头巾披来飘闪的彩

云，她们一边滚冰一边相互抹黑

脸，接着跳冰舞、唱情歌，吸引来

小伙子的脚步。

太阳跃上大兴安岭顶峰时，

有些人去古榆树下祭敖包神、

熊神和山神，以表达虔诚与对

大自然的崇尚。更多的人相互

串门，喝白酒吃肉干，问候与祝

福，表现整个民族的团结和兴

旺。既然什么都不怕，姑娘小

伙儿便无拘无束了，他们在冰

雪之中狂热地欢跳，唱那支谁

都会唱的民歌：富饶美丽的家

乡，坐 落 在 大 兴 安 岭 下，鄂 温

克是勇敢的鹰，我们什么都不

怕 …… 这 回 荡 在 大 山 里 的 歌

声，温润着节日和甜美的生活，

也振奋着人们的精神。

村里最老的老人丹巴笑开

了满脸的皱纹，他一路小跑登

上了石台，对着蓝天白云吹了

三声鹿哨。顷刻间，象征吉祥

和幸福的柳哨、草哨、狍哨、角

哨、骨 哨 便 在 四 面 八 方 响 起，

这 只 属 于 森 林 的 音 乐 此 起 彼

伏，缭 绕 不 绝，远 远 近 近 的 大

山都产生了回音。

晚霞贴上天边的时候，所

有的人都集合在玫瑰色的黄昏

里，开始欢跳熊斗舞了。他们

不分男女，俩人一组，上身向前

倾斜，膝盖弯曲，两手放在膝盖

上，双脚同时跳跃，肩头和头部

左右换方向，发出“吼莫、吼莫”

的声音。鄂温克人认为其祖先

可能与熊之间存在着一种血缘

关系，所以崇拜熊的图腾，更喜

欢熊不怕一切不顾一切的粗犷

性 格 。 他 们 尽 情 而 疯 狂 地 欢

跳，不出汗决不退场，因为他们

也把抹黑脸的这天当作熊的节

日了。

这天，不管你是什么人，只

要到家里来，鄂温克人都热情接

待，给酒喝，给肉吃，给你唱歌。

据说“有火的屋子才有人进来，

有枝的树上才有鸟落”这句古老

的民谚就诞生在抹黑脸的这天。

晚上，一窗窗灯火闪烁光

亮，这大山里的民族还在欢聚

与叙说，抒情寄志，憧憬着美好

的未来。鄂温克人说，这夜的

月 亮 最 圆

最亮。

有几个老人掀起棉布门帘走出来

残留在墙角的炮竹红纸屑

疯了似的追着鞋底跑

兜着正月寒风的门帘缓缓落下

扇得门框上的春联起起伏伏

有几眼窑洞的铁锁高挂

守着窑洞里的团圆、喜气、吉祥不让流失

风使劲地拍打着那把锁

可惜那么多被大红灯笼照亮的忙碌 笑声 话语

让关闭的锁孔说得很冷 很冷

偶尔响起一声牛哞 两声羊咩 三声鸡啼

再偶尔从黄土路上传来几声苍老的咳嗽声

听着空荡荡的 把胸膛掏空似的

只有村口一棵老槐树一声不吭 寂寞地坐着

像举着一只网打捞那一年一度的时光

一双双提着蛇皮袋 拉着旅行箱的手

又拉着提着走了 如一股刮来刮去的风

只留下一串串针脚般的脚印

仿佛留下来的一只只耳朵 用来聆听

不走的是有些褪色的春联

像一列火车开远了的铁轨

留下那些字 黑黑的 坚持着 像一些人 一些窑洞

站得那么整齐 那么辛苦

害得一双双淌老泪的眼久久地看着

年后的山村
高若虹

大年初五，有几个朋友在我

家聚会，手机多次响起信息的短

铃声，我想肯定又都是友人发来

的新春祝福，就未一一收看。直

到晚间九点钟，将朋友们送出门

之后，才发现十余条手机短信中

竟埋有一条噩耗：“诗人雷抒雁今

晨去世！真会死，死在情人节，做

鬼也风流！”

尽管我没觉得这一噩耗来得

很突然，但心里还是希望它仅是误

传，便立即给发这短信的朋友打电

话，进行核实。对方说：“你今天没

上网吧？网上已经有许多悼念他

的微博了……”我不能不信了，随

手就给我女儿打电话：“你雷叔叔

今天一早走了……”话刚出口，一

串热泪就流了下来。女儿听到我

的哭声，长叹一声，劝慰我说：“爸，

你不是早有思想准备了吗？别太

难过了。”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二月九日她回家吃年夜饭时，在问

到春节都有哪些朋友来家聚会时，

我就告诉她，雷抒雁住院了，看来

是凶多吉少……

春节前，作家出版社的老同

事聚会，临散席时，张胜友才对我

讲，听说雷抒雁住院了，想去看望

他。回到家后，我就对妻子说起

此事。恰好那天她在楼下中国作

协老干部活动中心见到了中国诗

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同吾兄

告诉她，抒雁确实住院了，但谢绝

朋友们去探望，因说话已很困难，

医护人员连电话都不让抒雁接听

了……由此，我就担心他这次恐

是出不了院了。年初二女儿回家

来时，又问起抒雁，说：“记得我小

时候，每年过春节，雷叔叔和你的

几 个 诗 友总会到咱们家来聚会

的。有一年寒假，他女儿还在咱们

家住过好多天呢！”我说：“是啊，我

与他是快四十年的朋友啦！”

我与抒雁相识于一九七四年

十月，那年《解放军文艺》发表我的

长诗《天安门颂》，李瑛让他亲自来

给我送样刊。他说：“我刚从宁夏

的部队抽调上来，这一期刊物特辟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专

栏，把你的诗排在首页，编辑部是

经过认真研究后定下来的，领寻很

重视哩！编辑部让我给你送样刊

来，就是要我这个新编辑多与作者

交朋友，熟悉作者队伍……”我感

动地说：“我从学习写诗以来，向报

刊投稿不计其数，最初收到退稿

时，总是只附一张冷冰冰的铅印退

稿信，后来陆续发表过几十首诗，

但也从不知责编是谁。这次是第

一次给你们《解放军文艺》投稿，没

想到稿寄出不久，就接到李瑛同

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稿将被采

用，还客气地说，‘我给你改了几

个字，校样就不送来给你看了，行

吧？’李瑛是我敬慕已久的著名诗

人啊，这么热心地对待我这样的一

个年轻作者，真不知怎么感激才

好！”抒雁说：“我们部队的诗歌作

者，也大多数是读着李瑛的诗成长

起来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有幸

到他的手下当编辑。李瑛同志很勤

奋，从来不午休。我看见他好些诗

都是在别人午休时写出来的。勤

奋出天才。我到《解放军文艺》工

作之后，在他的影响之下，也不再

午休了……”

我比抒雁长一岁，由于都是

“文革”前入校的大学毕业生，所

以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

当时我正借调在文化部艺术局编

《战地新歌》和参与全国文艺调演

的宣传工作，观摩文艺演出的机

会比较多，凡是有富余票的时候，

我都会约抒雁一起去看。尤其是

内部组织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一

些名曰参考、实为批判的“过路

片”，我也都尽可能地为他找一张

入场券。在那“外来的资产阶级

文艺”被彻底禁锢的年代，对于在

军队从事诗歌编辑与创作的他来

说，这无疑是一件求之不得而又

大开眼界的事情。待到毛主席关

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传达下来之

后，我俩见面时，对江青关于文艺

工作的那个《纪要》及她宣扬的一

套所谓“三突出”的创作理论，就多有

非议了。记得在一九七五年不同寻

常的七、八、九月间，我俩几乎每

个星期天都要碰一次面，互通“小

道消息”，私下谈论江青的丑行劣

迹，密切关注国家的命运……因

此我感到，在“四人帮”垮台后，他

是文学界最早的觉醒者之一。进

入新时期，他联系的作者面也宽

广了许多，记得艾青刚回到北京，

尚临时安置在北纬饭店，他就约

我一起去看望、请教。此外，我俩

还一起去拜访过刘宾雁及从外地

来京的公刘、周良沛、雁翼等复出

的著名诗人。在《小草在歌唱》轰

动全国之后，他在文朋诗友面前，

也没有显出一丁点儿志得意满，依

然亲和如初。最为难忘的是，有一

年我俩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宝

臣一起，骑自行车去踏寻荒野里

的圆明园遗址，追忆中华民族屈

辱的历史，展望改革开放的光明

前景……

近四十年来，我与抒雁从未中

断过交往。我在作家出版社主持

《中国诗库》丛书的出版时，特意把

《雷抒雁抒情诗百首》列为打头之

作，这不只是出于我俩深厚的友

情，更主要的是我坚持认为他是新

时期中国诗坛成就斐然的杰出代

表，一直冲锋在思想解放和艺术追

求的最前沿。有意味的是，我俩是

在中国作协同一天办的退休手

续。几年前，还有幸与他一起应邀

先后到陕西和贵州等地采过风。

见他大病后思维依然清晰敏捷、谈

吐依然机智风趣，我分外高兴。因

此，去年中国诗歌学会换届之前，

当得知他在复杂的背景下被确定

为会长候选人时，我毅然推迟了原

定三月中旬返故乡长住的行程，出

席了终于在四月二十五日举行的

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大会，为他当选

会长庄重地投上了一票。

近些年在文学界的活动中见

到抒雁时，他总问我有没有郭宝

臣的消息。在诗歌学会换届大会

上，他一见到我，又说：“要是宝臣

也出席今天的会，老朋友能在这里

聚会该有多好呀！”宝臣的女儿和

我俩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儿时的三

个小姑娘常在一起玩。未料后来

宝臣的女儿刚入花样年华，就在洗

澡时因煤气中毒而惨遭不幸，加上

宝臣在退休前未能评上正高职称，

接着又丧妻，所以情绪低落至极，

不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据说是隐

居到了远郊的亲戚家。换届会圆

满结束，我与抒雁告别时，他又说：

“我从来不赞成文人相轻。诗歌界

也宜聚不宜散。你再设法找找宝

臣，有消息就告诉我，年轻时的诗

友，还得要多聚聚啊！”

那次会后，曾与郭宝臣合作

写过获奖报告文学《命运》的杨匡

满答应我，由他来设法与宝臣取得

联系，到时约上抒雁，一起来我们

居住的楼里聚聚。初冬我从老家

回京后，听作家出版社在职的同事

说，抒雁正应约在写《陆游传》。我

相信，诗人写诗人，一定会写得很

精彩。然而，没想到尚未完稿，他

就匆匆走了。我想，他赶在情人节

远行，未必是去见他心中的“唐

琬”。但他确实是个很重情义的风

流才子。此刻，耳际又传来他与我

诀别时的嘱托：“年轻时的诗友，还

得要多聚聚

啊！”……


